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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有众多的泉眼，清澈的泉水从城
市的每一个角落里流淌出来。众多的泉水汇成小
溪，几乎从每一条街道旁流过。”德国汉学家卫礼
贤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心灵》一书中这样描述济
南，并称她是“最洁净的城市之一”。

但现在，老外们有些无法容忍济南的空气。
韩国小伙崔景德模仿自己刚下飞机的样子，捂住
鼻子咳嗽了几声，爱尔兰人乔治连连摇头，缅甸
姑娘朴韵接连说了几遍“不太行”……

崔景德与济南结缘是在八年前，那时他18岁。
有“前瞻”眼光的父亲认为中国前途宽广，建议崔
景德来中国发展。那时候，崔景德的内心有着说
不出的排斥，“又脏又乱，空气还不好”是崔景德
起初对中国的全部印象。

2009年，作为交换生，20岁的崔景德来到了济
南，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攻读本科。刚到中国的崔
景德最痛苦的就是认汉字，他经常拿起中文书，

看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己把书拿反了。
在山大读大一的时候，崔景德交了一张只有

三个字答案的试卷。“那三个字是‘对不起’。”崔
景德说那时候汉字就像长了腿，结果老师也回了
三个字给他：“明年见”。经过努力，大二的学期
末，崔景德已经能够跟中国学生一起参加期末考
试了。

初到济南，崔景德说他最奇怪的是怎么中国
人都喝热水，这在韩国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人
太爱喝茶了。崔景德经过认真观察得出结论，济
南的老年人身子骨硬朗，“清晨锻炼和晚上的广
场舞对身体很好，再说中国人经常喝茶，老了之
后也很少有驼背的。”

济南的山水非常可人。在济南生活了两年的爱
尔兰人乔治第一次去趵突泉时，看到一股股喷涌的
泉水，瞬间“惊呆了”，他呆呆地看了会儿，突然明白
了济南为什么叫泉城。他很想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激

动和感慨，可是“中国话的四个语调就有些难把握，
而且济南话跟普通话发音还不一样”。

山大经济研究院的外教菲律宾人凯文也不
大会说汉语，却喜欢到处逛，凯文把解放阁形容
成松树，一层层的屋顶是枝干，“晚上的时候，整
个建筑像一棵顶着星星的圣诞树。”

朴韵则最喜欢去黑虎泉边看人们取水，她说
家乡缅甸也有泉水，同样有赋闲在家的老人取了
泉水回家煮了喝。

在智利人阿诺的眼里，济南是个“保持着中
国传统风格”的城市。每当走在曲水亭街的青石
板上，看到河边浣衣的妇女，半掩着的屋门，还有
河对岸安静雕刻的老艺人，阿诺就会觉得时间慢
了下来，仿佛回到了过去，“那里是最老的济南
城，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历史，当看到那些窄窄
的巷子和一户户人家时，我好像触摸到了济南的
历史。”

解放阁就像顶着星星的圣诞树

称学生“老弟”

没啥特别
不过，书信用语也会因身份和关系的

不同而不同。
彭林说，比如对老师、长者的提称语，

要用尊鉴、道席，父母则要用膝下，同辈、晚
辈用台鉴、青览，而慧鉴、芳鉴，则专用于女
士。祝愿语和署名要与此相配套。比如前辈
老师，祝愿的时候要用“文安、撰安”，署名
用学生、门生、受业等。在落款中，对长辈要
用叩禀、敬叩、拜上，对平辈则是谨启、鞠
启、手书，对晚辈则用示、白、谕。

“不同的语言，要明确场合和特定的关
系，用错了反而是不尊重。”杜泽逊说，比如

“足下”一词，就用于同辈或者晚辈。“顾随
是叶嘉莹的老师，他在给叶嘉莹的信中，就
称她为足下，然而叶嘉莹回信自然不能用
这个词，要用先生。”

从书信用语中，还可以看出关系的亲
疏远近。彭林说，在师生关系中，如果对方
不是自己的亲学生，写信要称对方为兄，要
是自己曾亲自授业的学生，或者关系较近
的，则称之为弟。

“比如清末状元，曾经的山东大学校长
王寿彭，给当时山东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
季羡林送了两个礼物——— 扇面和对联，在
题名时，称其为‘羡林老弟’。”杜泽逊说，有
人就借此大做文章，认为王寿彭对季羡林
多么好。“其实这个称呼没有别的意思。”

杜泽逊说，山东大学附属中学是山东
大学的一部分，王寿彭任校长，季羡林自然
是他的学生，称“弟”合乎情理，而且在当时
社会，“老”就是“小”的意思，称季羡林是

“老弟”，就是“小徒弟”，没什么不妥。
“所以，书信用语本是表达尊重，但是

一定程度上，则表示了见外的关系。”

都变成了“同志”

“随着社会发展，各种不同的称谓都被
一个词冲击了，那就是‘同志’。”杜泽逊说，

“同志是一个通用词汇，比如有一次有人邀
请我去开会，在注意事项的末尾，留了一个
联系人的人名和电话，在不知道对方性别、
年龄的情况下，称同志较为稳妥，而过去，
缺少一个这样通用的词汇。”

杜泽逊说，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
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都讲究平等，
而体现等级关系的书信用语，则慢慢被淘
汰。

后来，同志这个词也发生了变化，原来
党内共事的都可以称同志，现在同志只是
同辈间的，称上级则要加上官职。

“文化称呼正在一点点流失，这是非常
可惜的，当然，把民国、清代的称呼放到现
代，也很难完全合拍。现在很少有人称呼自
己的丈夫为郎君，儿子称父亲则使用‘爸
爸’，而不是‘父亲大人’。”虞云国说，现在
撰写书信，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比
如给文学界或者编辑写信，还是用古典的
书信方式，给其他朋友写信，就用白话文。
否则，别人会说你酸溜溜的。”

对此，杜泽逊也有同样的感慨，但杜泽
逊认为，有些新词汇，还是有古意的存在，

“就像女士、男士，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士在
传统意义上指代知识分子。再比如先生，有

‘闻道有先后’的意思，指对方比自己学问
高，哪怕是小男孩，也称先生，跟古典书信
用语谦虚的意思一脉相承。”

虞云国认为，作为蕴含着意蕴的国粹，
一些传统书信用语可以保留。“历史和文化
不能割断，这是礼仪的反映。”杜泽逊说，现
在整个社会都在提倡儒学，“满招损，谦受
益”正是儒学的体现，在这种大环境下，传
统的书信用语应该有必要有选择地回归。

（上接B03版）

老老外外看看济济南南
时时光光慢慢悠悠悠悠

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去北京；想赚中国票子的，去上海；想创业投资找项目的，去深圳。对
老外来说，济南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有点“鸡肋”，文化、票子、机会这里都有一些，却都没有
多得让人垂涎三尺。

有些老外是被“请”来的，有些是被“骗”来的。无论他们是为什么来到济南，来了之后，就
都有点不想走了。济南，有山有水有人家，日子过得不快也不慢，保守中还透着股子冲动。

文/片 本报记者 许亚薇 实习生 王剑秋

“来济南一年胖三斤。”每逢周末，平时自己做
饭吃的朴韵就要进行大采购了。朴韵对山大附近
的水果摊和菜市场“门清儿”。“七里堡蔬菜批发市
场，我去那里买菜！”

“我今年去过一次北京，但是北京外地人太
多，有点乱，回到济南，我就觉得很舒服。”朴韵俨
然一个地地道道的济南人样子。认可济南舒适的，
还有刚果的麦乐龙。在北京语言大学读过一年预
科后，麦乐龙来到济南。“济南没有北京繁华，没有
地铁，没有太宽的马路，但是这里的生活非常舒
服，物价也不高。”麦乐龙济南话说得不错，知道

“杠赛来”，一说起这个，他就晃动着黑色的大脑
袋，笑得前仰后合。

老外们最爱聊的，还是济南的“吃”。不同于南
方菜的小巧精致，也不同于东北菜的粗放，鲁菜有
着自己独特的味道。

崔景德刚来济南那会儿，对济南菜的印象是
“油油的，脏脏的，看到就想吐”。直到有一天，他跟
着朋友走到一家卖黄焖鸡米饭的馆子门口。“那一
天，我疯了！”这以后，崔景德逢人就说这句话。而
且每逢下雨天，崔景德都要拉上朋友去吃黄焖鸡，
在崔景德看来，这是下雨天最适合的食物。“对了
对了，还有把子肉，那种肉片，吃到嘴里快化
了……”崔景德经常陶醉在把子肉的世界里不能

自拔，常常为身在别的城市吃不到把子肉而苦恼。
在渐渐爱上中国菜后，崔景德毅然决然地同吃了
十几年的家乡泡菜说byebye。

谈到吃，爱尔兰人乔治第一反应不是食物，而
是“餐桌上的礼仪”。乔治说：“我喜欢跟中国人聊
天，但中国人的饭局规则实在太复杂了。”不过乔
治对济南的水饺情有独钟，每到一处饭馆，总会喊
着“给我一盘水饺”。

不光乔治，朴韵和阿诺都喜欢吃饺子，朴韵甚至
把中国饺子发扬光大，填入了缅甸味馅料。阿诺虽然
不会包饺子，但他吃饺子绝对讲究，必须用山西的老
陈醋搭配山东薄皮大馅的水饺，同时要就着大蒜吃。
因为受到教他功夫的中国师父李书峰的影响，阿诺
还爱上了煎饼卷大葱，“第一次吃大葱感觉很辣，辣
哭了，煎饼也咬不动，但是越吃越上瘾！”

每当馋虫上脑，麦乐龙就会独自一人或邀三
两好友去芙蓉街搜刮一番。跟崔景德一样，第一次
去芙蓉街的麦乐龙觉得眼前的“美食”难以下咽，
但很快麦乐龙就爱上了芙蓉街的小吃，一段时间
不吃就馋。现在，麦乐龙俨然芙蓉街的活地图，哪
家东西好吃有滋味，他最清楚。夏天，麦乐龙还会
和朋友一起坐在街边喝啤酒“撸串”，“经七路的饮
虎池那里。”麦乐龙甚至能清楚说出回民小区的位
置。

“我去七里堡批发市场买菜”

城市大了难免冷漠，城市小点更显温暖。济南
是“水做的城市”，如水一般温和包容。来到济南的
人都有种不想走的冲动，正如元好问诗中所写：

“日日扁舟藕花里，有心长作济南人”。
明年，崔景德将在中国买房，后年，他要迎娶

他的中国女友，这意味着这个韩国小伙儿马上就
是“济南人儿”了。

“当我慢慢适应这里的生活，开始了解这座城
市，我就喜欢上了它。慢慢悠悠的，时光就没了。”
崔景德去过很多城市，见过很多人，但在崔景德看
来，济南人身上散发着“天生善良”，有人情味儿。
最难得的是，崔景德在济南认识了很多朋友。朱蒙
是崔景德的大学同班同学，在崔景德化妆品生意
的创业初期，朱蒙尽心尽力地帮助崔景德，周末帮
着搬箱子、收拾货柜。现在，朱蒙是崔景德的网络

经理，并帮他照看“微店”。
麦乐龙喜欢旅游，去过不少城市，他最爱济

南的，是作为黑人的他从未遇到上下打量的目
光，也未遇到过因语言交流不畅而拒绝指路的
情况。有一次，麦乐龙从洪家楼打车到山大北
路，因为双方都没有零钱，出租车师傅只收了他
三块钱，那天麦乐龙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我遇
到了中国好司机”。

麦乐龙、阿诺和崔景德来济时间较长，在与他
们的交谈中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济南的感情，这种
感情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用阿诺的话说
在济南很踏实，用崔景德的话说在济南很舒服，用
麦乐龙的话说济南是自己的家。“在我们的国家，
每个人就像一只鸟，而我这只鸟飞到了济南，也愿
意在济南繁衍生息。”

外国飞来的鸟，也愿在济南繁衍生息

山大历史学院留学生阿诺在教留学生打太极。 崔景德觉得摆剪刀手太单调，随手拿起从
韩国运来的化妆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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